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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日本地震波

菅直人的
“战争”
——— 日本抗震秩序如何形成

文/本报记者 石念军

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战争，那
么菅直人无疑居于中心。

3 月 11 日，日本内阁正在
东京上议院接受财政预决算质
询。东京时间 14：46，地震波开
始激烈摇曳政要们头顶的吊灯。
就在前一秒，日本数以百万计的
手机齐声鸣叫，拉响了里氏 9 级
大地震的预警信号。

地震、海啸、核泄漏，从来没
有任何一场灾难，以这种多重叠
加的方式降临。在“二战”战败之
后，一场最大的危机已然横亘日
本面前。

然而，恰如战败之后的迅速
崛起，这个素为我们质疑的岛国
在震后的种种表现又一次震惊
了我们。

但这显然不是菅直人的胜
利，曾经先后在日本学习、任教
长达 6 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王星宇教授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强大的
制度保障才是日本抗震的秩序
“源头”。

危情24小时

从激烈晃动的吊灯下走开，
8 分钟后，菅直人抵达官邸。

在赶往官邸的路上，他接连
发出 4 项简短指示，核心直指确
认灾情、保障子民、指导避难、恢
复交通并全力营救。

而在地震后 4 分钟，即东京
时间 14：50，日本内阁已召集
对策部门人员。

当地时间 15 时开始，各省
大臣参加的紧急会议持续了 8
分钟，明确多股力量参与救人；
又过了 6 分钟，根据减灾法律，
紧急灾害总指挥部成立；菅直人
在明确向自卫队表达“尽最大可
能深入灾区”后，参加了指挥部
会议。

在距离地震发生一小时后，
民生、交通、救援等应对策略在
指挥部得以细化。

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紧急

出动，开展救援行动。
随后，菅直人发表了地震

发生后的首次电视讲话。在这
次仅数分钟的简短讲话中，菅
直人表示，政府有关部门将竭
诚合作，动员所有资源，尽全力
减少地震所带来的损失和人员
伤亡。

其间，一份令人忧心的文
件放上会议成员案头，拉长了
会议时间。距离震中最近的福
岛第一核电站传来情报，因为
交流电源丧失，其中三个机组
可能无法进行拉闸后的反应堆
冷却工作，如果高温不退，有可
能造成核泄漏。

这份情报同时提到，海啸
正在东北沿岸肆虐，也可能威
胁核安全。

迄今，这仍是震后日本必
须面对的最大危机。

当天18：30，菅直人再次
发表简短的电视讲话，向日本
国民说明官方所知的受灾情
况。他在向受灾国民表示慰问
后称，日本的核电设施虽有部
分在震后自动停止运作，但是
截至目前全部安全，没有任何
确认的放射性物质泄漏的信
息。他同时要求民众冷静应对
灾害，及时收听电视或广播消
息。

同样在当晚，日本朝野两
党摒弃前嫌，同心抗灾，通过针
对救灾的紧急预算案。

无法想象菅直人在震后的
第一夜是在如何的紧张与繁忙
中度过的。12日一早，身着浅
蓝工装的菅直人乘坐直升机前
往重灾区福岛、宫城两县察看
灾情。他访问了堆芯紧急冷却
系统出现异常的东京电力公司
福岛第一核电站，并从空中视
察地震海啸灾情严重的两县沿
海地区。无疑，核电站的安危是
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而菅直人
此行之前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
示，将在核电站听取负责人的
报告，掌握受灾情况。菅直人出
发后，日本政府内阁在他缺席
的情况下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救灾事宜。

此后，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
机组发生爆炸，致4人受伤。菅
直人在第一时间向媒体发布核
电站可能发生泄漏的消息，并
将福岛核电厂周边疏散区域由
方圆三公里扩大至十公里。

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

跟过去三年里的四位前任
一样，地震发生前的菅直人也
正面临着一场危机。一件关于
收受国外政治捐款的丑闻正让
他的民意支持率低于20%。但
作为此时的政府首脑，这位兽
医的孙子、玻璃厂老板的儿子
必须果断抉择，尽管他的执政
经验并不能超出此前下野的四
位前任中的任何一位。

在汶川地震救灾中，中国
政府因其反应迅速、措施得力
而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对卡
特里娜飓风的处置不当，曾令
小布什面临下台的危机。3月
11日的这个下午，整个日本都
处于慌乱之中，所有人的眼睛
都在盯着菅直人。

但这远不是菅直人一个人
的战斗。
地震发生时，正在东京的《环

球时报》一名记者突然感到一阵
剧烈晃动，电脑、花瓶等放在高处
的东西一一跌落。数分钟内，他靠
在墙上根本无法走动。

晃动稍微停止之后，他打
开了电视。

在日本，只要发生里氏3级
和3级以上地震，各电视台就会
通过文字和画面用快讯报道，
所以人们一有震感就习惯马上
打开电视，过不了几分钟就能
全面了解情况。

作为真正的公共电视台，
NHK(日本广播协会)在重大
国家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
公共平台。

电视画面上伴随着宫城电

视台内的激烈晃动，是一幅日
本地图，几乎全图靠海方面都
被红色或粉色的粗线环绕，那
是大海啸的警报，播音员用紧
张的声音播报着安全注意事
项，让住在海边的人们赶紧到
高处避难，同时告诫其他地区
的人们赶紧关闭火源，离开房
间到外面空地避灾，在家里也
要穿好鞋，不要锁门。

没有情绪的渲染，没有悲
惨的画面，有的是信息的及时
传递和逃生技巧的直观陈述。
长期形成的信息沟通机制和良
性互动让国民敢于信任政府以
及公共媒体。

日本大学生山本在地震发
生后，收到谣言邮件，称福岛核
电站的核已泄露，第二天随即
下起的雨，让他一度信以为真。
而当日本政府发表环境报告，
以及在地震48小时后恢复供电
供水，立即打消了他的担心。他
拍着胸脯告诉记者，“不用怕，
仙台很安全”。

城市的学校则成为避难
所，日本东京池袋小学校长坂
本晃治说，“地震袭来时，人们
总会奔向这里。”

对这一整套的预警和逃生
程序，曾在日本学习、工作达六
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王星宇
教授对此很熟悉，并在多次低
级别地震中学以致用。他说，日
本这一方面的努力值得任何一
个国家学习。

阪神大地震后

痛定思痛16年

大地震对于日本国民的心
理重创并不久远，1995年阪神
大地震带走了他们约6500名
同胞的生命。

现在听起来像是笑话。阪
神大地震发生时，时任首相村
山富市还躺在床上，没有人告
诉他发生了这一场大地震。直
到 4 0分钟后起床，打开电视
机，看到各大电视台的现场直
播，才看到浓烟滚滚的神户灾
区。村山首相还不敢相信这是
真实的，打电话给秘书核实情
况，首相秘书居然也不知道。

5个小时后，阪神大地震主
灾区所在地兵库县知事接到的
警察署的灾害报告是“死亡4
人”。而就因为这一个报告，导
致自卫队救灾出动延后了整整
半天。最后，由一位刚好人在神
户的国会议员用手机打电话到
自己的国会办公室，然后由秘
书通知防卫厅，防卫厅才匆匆
忙忙地下令自卫队紧急出动。

但由于集结和准备的需
要，自卫队救灾主力在第二天
才开始开进灾区。

此后即是16年的痛定思
痛，日本在中央防灾指挥系统
建设方面做出了持续努力。

阪神大地震发生的 1 月
17 日成为全国“防灾和志愿
者日”，前后三天为“防灾
周”。每年那一天，日本全国
各地都要进行有市民和消防队
参加的防灾训练，电视台也播
放防灾知识节目。首相要亲自
参加消防厅组织的灭火消灾训
练，并对消防队员进行防灾训
示。

2004 年的新潟地震(遇难
68人)发生后，日本内阁中设立
了由公安委员长兼任的防灾大
臣，统筹自卫队、警察、海上保
安厅等救灾力量。同时，在中央
政府内，设立了由地震专家、央
行行长、电视放送协会会长、电
信公司总裁、全国红十字会会
长和全体内阁成员组成的“中
央防灾会议”，由首相亲自担任
会长。根据现行制度设计，重大
灾害发生时，它应在30分钟之
内组建。

与此同时，大批法律制度
相继诞生。以上世纪 6 0年代
《灾害对应基本法》为基础，如
今，由基本法、灾害预防和防灾
规划、灾害紧急对应、灾后重建
和复兴、灾害管理组织等五大
类组成的防灾减灾法律在日本

计有50余项。媒体评论员唐学
鹏就指出，此次强震中日本国
民的表现，与其简单地归因于
高素质，不如归因于强大制度
保障下的人性从容，法律不仅
将过去零散的抗震经验和举措
“整合起来”，使之社会化、系统
化、高效化，同时也为整个社会
提供了强大的安抚性心理预
期。

从未间断的

质疑与问责

大地震让世界惊叹日本社
会抗震能力的强大和从容，但
也没有让这个国家免于痛苦。
不管是死者亲属，还是被笼罩
在核泄漏危险下的举国民众，
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开
始了从未间断的质疑与问责。

甚至就在菅直人身穿蓝色
工装，乘坐直升机出现在发生
泄漏危险的核电站上空之时，
仍有人在抱怨，他影响了核电
站的救援进程。

核泄漏危险的存在则让日
本民众感到无形而又无穷的恐
慌。在地震发生之后的几天里，
王星宇教授一直都和日本的朋
友保持着电话和邮件联系。这
些居于无形恐惧之中的日本朋
友告诉王星宇，“我们不害怕地
震，也不害怕海啸，但我们害怕
核泄漏，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
么时候到来，也不知道该怎样
面对。”

本报特派记者在东京的遭
遇印证了王星宇的说法。当地
一位出租车司机在开出了12万
日元(约合人民币9600元)的高
价之后一度答应送本报记者前
往灾区，但了解核泄漏危险之
后坚决反悔了。

滞留东京的本报特派记者
耳闻目睹震情之余仍惊叹于东
京的繁华和秩序，但他们在随
后的采访中也注意到，“平静下
还有很多不平静”。东京市中心
的五金零售商和杂货店生意兴
隆，但那是因为市民们担心店
铺关门，在囤积电池和蜡烛之
类的基本生活用品。似乎每个
日本人都在为随时可能再次到
来的灾难做准备。在周一到来
之际，日本全国努力开始新一
周的工作，希望营造出灾后恢
复正常的感觉，“不过这是想
象”。因为东京每隔几小时就会
发生余震，空荡荡的办公室让
人感觉不安，现在大家都想和
家人在一起。

在《环球时报》记者到达的
日本仙台一个由文化会馆改成
的避难所里，一向善于克制的
日本人哭诉，避难所的夜晚非
常冷，需要一家三口抱在一起
取暖。对于未来，他尚完全不知
道该怎么办。

这些情绪也被带进了新闻
发布会的会场。

在13日东京电力公司召开
的发布会上，东京电力公司副
社长藤本孝等6名干部现场向
民众鞠躬道歉。记者们并不买
账，他们厉声逼问：“三号机组
会不会堆芯熔解？！”藤本孝回
答：“目前尚不清楚。”记者吼
道：“把话说清楚了！到底会不
会！”“别含混言辞！”

虽然已经有人在核电站
的救援行动中受伤甚至遇难，
但民众仍目不转睛地直视政
府的一举一动。质疑的声音笼
罩在菅直人和他的内阁周围，
从来不曾有过间断。因为按照
日本《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
施法》的规定，即便在紧急状
态下，首相也只能在透明公开
并接受监督的情况下“有限集
权”。

王星宇对此一点都不感到
意外。他说，日本法律规定“救
灾并非是压倒性优先性的”，也
就是说，即便是“救灾英雄”也
要因小瑕疵而被批评。
“民意的评头论足断然不

会戛然而止。”王星宇说，未来
之于菅直人政权同样要打个问
号。

此次强震中日本国民的表现，与其简单地归因于高素质，

不如归因于强大的制度保障。

▲ 3 月 15 日，日本东京，日本首相菅直人就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引
发的核电站危机发表告国民书。 CFP/图


